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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国际体坛中国形象的嬗变及其文化解析

王　 翔　 鲍海波

摘要:近代以来国际体坛的中国形象,经历了一个从“东亚病夫”到“体育大国”再迈向

“体育强国”的演化过程,其背后的文化逻辑发人深思。 近代中国的“东亚病夫”隐喻,是资

本主导的现代性文化基于“西方中心论”而刻意建构的“他者”形象;新中国“体育大国” 形

象的确立,实质上是洗刷“东亚病夫”耻辱和重建民族文化自信的过程;新时代中国“体育强

国”形象的出场,要求遵循新世界主义理论逻辑,以文化自觉的历史主动性务实、客观地自

塑实体形象与媒介形象,书写中国体育承载的时代使命和担当,实现中国特色体育文化民

族性与世界性的有机统一,从而为国际社会他塑中国体育强国形象打好“底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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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国内学界关于国家形象的研究逐渐成为“显学” 。 学

者们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定义“国家形象” ,诸如“媒介形象说” “实力体现说” “认同关系说”等。 根据

本文旨趣,笔者尝试作如下界定:所谓国家形象,是指一个国家有竞争力的各种要素及要素组合,通
过国际传播机制和社会心理机制的共同作用,在国际社会的符号化呈现,本质上是国际社会受众对

该国的总体印象、认知和评价,或者说是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一种动态的身份建构。
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体育发展史就是一部国家形象演变史,因为体育之于国家形象建构具有

非同一般的国际关注度和显示度。 近代中国是国际体坛上被人耻笑的“东亚病夫” ,这成为中华民族

永远挥之不去的集体记忆。 今天,和平崛起的中国已成为世界“体育大国” ,并阔步迈向世界“体育

强国”的目标。 这一集体记忆和体育强国梦,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奋发前行的精神动力。 本文旨在梳

理近代以来国际体坛中国形象的嬗变并解读其背后的文化密码,希冀对建构中国体育强国形象有所

启示。

一、近代国际体坛上的“东亚病夫”形象及其文化隐喻

近代中国是西方把持的国际体坛公认的“东亚病夫” 。 这一文化隐喻是西方现代性刻意塑造的

否定性“他者”形象,其目的在于确证“西方中心主义”的合法性,巩固西方的世界霸权地位,维护其

主导的世界文明秩序和权力秩序。
(一)弱国无体育:近代中国在国际体坛上的缺位

19 世纪末,随着西方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被引入中国,西方近代体育也开始在中国传播。 当时

在中国开办的西方教会学校率先开展较为正规的田径运动和球类比赛,间接为西方近代体育输入中

国开了先河。 在中国历史上,体育运动并非“舶来品” 。 中国前近代社会虽无“体育”一词,但以武术

为代表的强身健体运动,早在战国时期就开始在民间广泛流行并一直延续至今,此外,我国民间以娱

乐健身为目的的传统体育项目多达 977 项。 因此,这里所说的弱国无体育,是特指无近代意义上的



竞技体育。 因为,由西方所把持的国际体坛是竞技体育的“耶路撒冷” ,其他一切以健身和娱乐为目

的的民间大众体育运动都不属于西方人眼中的“体育” 。 显然,当时的中国与国际体坛无缘。 这里所

说的“国际体坛”是一个广义概念,包括体育的国际组织、国际赛事、国际交流场、国际舆论场等。
近代中国之所以在国际体坛上缺位,主要原因是:首先,从内部环境看,清王朝长达 200 余年的

闭关锁国政策,导致了夜郎自大、固步自封,从而使中国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科技等方面全面落

伍于世界历史进程,在体育方面表现为西方体育竞技文化难以融入中国文化场。 另一方面,清朝末

年中国饱受鸦片之害,当时吸食鸦片人数超过数百万,大量民众体质极度低下,使得高强度的竞技运

动没有推广普及的土壤。 此外,统治者为防民乱对民间习武加强管控,遏制了民间以武术为主的体

育运动的发展。
其次,从外部环境看,当时风靡欧美的工业革命开启了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引发了全球化浪

潮的兴起。 然而,清王朝闭关锁国的政策却使近代中国错失了融入现代化与全球化潮流的机遇,中
国体育的发展也不例外。 由西方主导的国际体坛当然不可能把一个封闭落后的中国纳入其体系之

中。 由于国际地位底下,当时的中国成为国际体坛西方列强羞辱的对象。 这种不平等的国际关系和

世界体育秩序,是导致近代中国在世界竞技体育舞台上长期缺位的一个重要原因。 没有地位就没有

参与权,而没有参与权就不会有发言权。 要弥补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参与缺位,中国就必须走自强

复兴之路。
中国的奥林匹克梦始于 1908 年的第四届伦敦奥运会。 当时,中国媒体对这届真正规范意义上

的奥运会给予了关注。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创办的《星期报》曾发表《竞技运动》一文,提出了著名的

“奥运三问” 。[1] 然而,对于一个千疮百孔、内外交困、处于民族危亡中的中国来说,既不具备奥林匹

克运动生存的内部土壤,又不具备其输入的外部条件。 因此,奥林匹克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既是一

个“谜”又是一个“梦” 。 中国势必在较长的时期内游离于世界奥林匹克体系之外。
(二)媒体叙事:国际竞技体育领域的“东亚病夫”
在中国近代史上,“东亚病夫”这一称谓是西方人表述中国和中国人的代名词。 “东亚病夫”的

隐喻,扭曲了世界的中国形象,让中华民族蒙羞。 那么,“东亚病夫”的隐喻缘何而起,又怎样折射出

近代中国的国家形象?
关于“东亚病夫”一词起源及其演变的相关研究,在史学、传播学和体育学界均不同程度有所涉

及。 经笔者查阅相关文献,李宁《 “东亚病夫”的缘起及其演变》 (1987)一文,最早对这一概念进行了

系统梳理。 该文认为,“东亚病夫”一词是甲午战败后被欧洲人创造出来指称中国的。[2] 1896 年《伦

敦学报岁报》刊登了一篇专论“东亚病夫”的文章。 当年 10 月,英文报纸 North
 

China
 

Daily
 

News 转载

了该文。 “东亚病夫”一词最初与体育无涉,并非指中国国民体质弱,而是就当时国家整体而言,即中

国“国虚” “兵败” “民弱” 。
“东亚病夫”一词首次与体育结缘,是在 1908 年。 当时,我国著名的体育教育家徐一冰创办了中

国近代史上最早的体育专门学校———“中国体操学校” ,明确把“增强中华民族体质,洗刷‘东亚病

夫’耻辱”作为校训。 1936 年柏林奥运会之后,欧洲媒体刊出了一副题为《东亚病夫》的漫画,画中一

群身着长袍马褂、蓄着长辫、形容枯槁的中国人站在五环旗下,肩上扛着一个硕大的鸭蛋。 1948 年伦

敦奥运会期间,当地《镜报》 刊登出一幅漫画,一个骨瘦如柴的中国人,伸着脖子看着:1932 一个鸡

蛋,1936 一个鸭蛋,1948 一个鹅蛋,画题为:“这是中国人的成绩” 。[3] 此后,“东亚病夫”就成为西方

媒体嘲讽中国体育落后、国民体质弱的专用词汇。[4] “东亚病夫”的话语演变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

旧中国国力衰弱、任人欺凌的屈辱历程。 殖民主义的侵略、旧政权的腐朽、政府治理的无能,是造成

中国“东亚病夫”悲剧的根本原因。
(三)文化隐喻:西方现代性视野中的“他者”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西方中国形象的文化隐喻,“东亚病夫”叙事本质上是一种“语言政治” 。 西

方曾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乌托邦叙事中赞美中国,塑造了“儒教理想国”的中国形象。 启蒙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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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随着西方现代性的确立和向殖民帝国主义的转型,西方的中国形象叙事发生了从乌托邦化向意

识形态化的转变。 西方世界不再需要借助乌托邦化的中国形象来影射西方现实并作为文化变革的

期盼,相反,需要“以西方现实为尺度衡量并贬低中国,确证现存的西方现代性的合法性” 。[5] 于是,
以西方中心主义、理性主义及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为核心的现代性知识,成为以西方为标准建构否

定性中国形象的深层依据。 作为西方现代性视野中的“他者” ,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几乎是由西方

一手绘制的,如何描述中国,完全取决于西方的价值偏好。 这种叙事模式一直延续至今。 美国学者

乔舒亚·库伯·雷默在《中国形象》一书中指出,尽管中国经过改革开放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中

国形象”却基本未变,世界对中国的看法依然存在着固执的偏见和恐惧。[6] 由此可见,西方中心主义

的傲慢与偏见,已经深深嵌入到西方现代性文化所构筑的中国形象之中。
那么,西方现代性文化如此建构中国形象的意图何在? 对此,法国学者亨利·巴柔曾一语破的。

他写道:“ ‘我’注视他者,而他者形象也传递了‘我’这个注视者、言说者、书写者的某种形象。” “在言

说他者的同时,这个‘我’却倾向于否定他者,从而言说了自我” 。[7] 也就是说,“我”这个注视者和言

说者在建构他者形象时也在塑造自我形象,即言说他者是为了言说自我,否定他者是为了肯定和确

证自我。 显而易见,“东亚病夫”隐喻形成的深层动因在于:其一,确立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等级

秩序。 “东亚病夫”的文化隐喻并非要“再现”一个真实的中国,而是西方为了确立自身现代性文明

的世界中心地位和价值,就需要通过塑造一个愚昧落后的否定性文化他者幻象来肯定自我。 因此,
作为“文化他者”的“东亚病夫” ,就成为西方表述中国形象的一种话语模式,其实质是西方现代性文

明的自我认同、自我书写。 问题的要害在于,这种话语模式在西方现代性文化中获得了规训化、体制

化的结构,成为一种稳定的、具有支配效应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进而为确立西方中心主义的地缘文

明秩序和西方的殖民扩张(包括“文化殖民” )提供意识形态合法性。
其二,确立一种西方统治、主宰东方的权力秩序。 “东亚病夫”的隐喻绝不止于确立一种文明或

文化秩序,而最终是要确立西方主宰中国乃至整个东方经济、政治、军事的支配性权力秩序。 后殖民

主义代表人物萨义德强调,正是特定时代东西方之间存在的那种支配性的权力关系,决定着西方“论

说东方的话语模式” 。[8] 也就是说,这种话语模式最终取决于并服务于西方通过殖民扩张建立起来的

权力秩序即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 在西方的世界秩序观中,一个愚昧落后、贫穷羸弱的“东亚病夫”
是没有存在的意义和资格的。 它不可能自我救赎,只能依靠“文明” “进步”的西方民族来拯救。 如

此一来,“先进”的西方文明取代“落后”的中华文明似乎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西方的殖民扩张和对

中国的侵略也就披上了一层“正义”的外衣。

二、新中国“体育大国”形象的确立及其文化动因

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体育史的重大转折,开启了中国体育的崭新时代。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

是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体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彻底洗刷了往

昔“东亚病夫”的耻辱,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认可。 今日之中国以“体育大国”的崭新形象

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成为中国和平崛起的文化象征。 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审视,重建民族体育文化

自信,无疑是中国体育崛起和体育大国形象生成的深层动因。
(一)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崛起与“体育大国”形象的确立

其一,体育发展模式及其巨大成就令世界瞩目。 新中国成立后,在特殊的国际环境下,根据国家

发展需要,逐步形成了政府主导、社会本位、举国体制、经-体相互促进的体育发展模式。 这一模式尤

其是竞技体育“举国体制”长期饱受西方媒体诟病。 自 1980 中国重返奥运大舞台,到 2008 年北京奥

运会跃居世界金牌榜首,在不到 30 年的时间里,中国体育文化软实力实现跨越式发展,这一现象引

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 国外学者和媒体陆续发表了《竞技体育软实力》 (尼尔·福森,1991) 、《中国

体育文化软实力的勃兴》 (吉姆·莱西,1993) 、《魅力攻势:中国体育文化软实力如何改变着世界》
(乔·库兰契克,2006) 、《中国体育文化软实力及其对英国的启示》 (迈克·巴尔,2010) 、《中国软实

·49· 　 2023 年第 3 期



力的神话与现实》 (铃木圣吉,2012)等一系列论著,普遍认为中国体育文化软实力的快速增长,空前

地提高了中国的全球影响力,这得益于其体育发展模式特别是“竞技体育举国体制” 。 “中国模式”
对许多国家有“相当的吸引力和启示” [9] ,其“真正的影响力”在于为那些正探寻发展道路的国家提

供了“有说服力”的“经验与模式” [10] 。
其二,成功举办国际重大赛事让世界刮目相看。 国外媒体和学者普遍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就

是中国从 1990 年代起频繁地参与或举办重大国际赛事,特别是举全国之力斥巨资举办北京奥运会,
并支持其他城市积极申办各种国际大赛[14] ,甚至积极参与以往由美欧国家垄断的帆板、网球、冰雪

运动等竞技项目,努力塑造世界“体育大国”形象。[15] 外媒普遍认为,中国成功地利用奥林匹克大舞

台展示了本国的软实力,塑造了良好的体育大国形象。 如外媒对北京奥运会中国的开放包容姿态及

公众的理性精神给予了充分肯定。 《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欢呼外交:无论输赢,中国人都兴高采

烈》 ;法国《世界报》文章《中国公众表现得更加公正而非沙文主义》 ,为中国各大网站的标语“奖牌不

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爱奖牌但更爱体育精神”等点赞;[11] 《德国日报》的文章说,美国游泳运动员菲

尔普斯登上中国报纸头版,“这表明中国读者并不只对庆祝本国运动员的胜利感兴趣” 。[12] 根据尼尔

森在全球 37 个国家和地区的调查,全球大约 47 亿人收看了奥运赛事和相关节目,约占全世界人口

的 70%,北京奥运会成为史上收视率最高的奥运会。[13]

其三,体育外交“魅力攻势”收获国际社会广泛好评。 国外学者和媒体高度关注中国的体育外

交,认为中国体育外交作为“软实力的象征” ,是经济高速增长打造的“政治外交工具” ,是中国进行

国际交往的“新式武器” 。[14] 在外媒看来,自 1990 年代以来,中国日益频繁的官方和民间体育外交主

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广泛开展赛事文化交流。 如广邀世界各国参加中国承办的国际赛事,对弱小

国家“免收参赛报名费”或“免费提供交通、餐饮” ,许多发展中小国因“减轻了经济负担”而积极参与

赛事交流。[14] 二是积极开展体育人才交流。 一方面派遣部分教练员或运动员赴国外学习、训练或加

入该国“俱乐部职业队” ;另一方面对国外开放竞技项目,邀请外籍教练或运动员帮助中国“发展竞

技运动项目” ,越来越多的外国 “ 球星” 陆续加盟中国职业队,不断扩大了 “ 民间体育的交往空

间” 。[15] 三是实施体育国际援助计划。 中国通过实施体育国际援助计划帮助弱小国家发展竞技体

育,以体现“体育大国风范” 。 如派遣乒乓球、跳水、体操等中国优势项目教练赴域外指导,或在中国

“为数不多”的体育高等院校培训留学生。
其四,体育文化品牌的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 国外学者和媒体普遍认为,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

国体育文化品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 一是中国武术、太极等传统体育文化项目已在国际上形成了

“品牌优势” 。 外媒指出,中国遍布全球的的孔子学院传播“古老的、充满神秘感”的武术、太极文化,
“深受年轻人的喜爱” ,这些具有“儒家智慧”的古老体育文化对整个世界都有“巨大的吸引力” ,“对

现代文明国家尤其如此” 。[16] 二是体育明星作为“国家名片”的品牌效应开始显现。 如中国篮球运动

员姚明因其在 NBA 的杰出表现,2004 年入选美国《时代周刊》评出的“时代百人”并两次成为该刊封

面人物。 此外,姚明在 YouTubeTV、Twitter 等海外社交媒体平台拥有数千万“粉丝” 。 英国 BBC 主持

人在新闻评论中称姚明为“中国软实力” 。[17] 三是体育消费品品牌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 国外学

者和媒体认为,中国体育文化产业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但其快速发展增强了中国体育

消费品品牌的“国际诱惑力” ,在官方政策的驱动下,中国的体育消费品品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和一

些发达国家都“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 ,开始改变世界体育消费品生产格局,提高了中国的“国家影

响力” 。[18]

(二) “体育大国”形象生成的文化动因:重建民族体育文化自信

值得深思的是,中国何以能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成长为世界体育大国,洗刷“东亚病夫”的历史

耻辱? 笔者认为,根本原因在于中华民族有坚定的文化自信,并能将其转化为精神动力付诸行动。
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国家在文化交往过程中对自身文化独立品性及其主体性价值的自我确证与自

觉坚守。 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文化自信所指向的文化本身具有主体性价值,是世界文化谱系中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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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独立品性、独特风格和鲜明民族特色的文化;二是文化自信的民族国家本身具有主体性身份。 所

以,文化自信说到底是一种民族自信、国家自信,它铸就了民族自我意识中“我是谁”的文化“胎记” 。
中国体育重塑国家形象的过程,实质上是重建民族体育文化自信乃至整个民族文化自信的过

程。 只有重建民族文化自信,国家形象的塑造和提升才有底气和动力。 体育与民族文化之间有着天

然的血脉联系。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体育文化,都是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一种民族性和地域

性的产物,都必然打上了本民族文化的烙印,带有民族文化与生俱来的先天基因。 而民族文化是体

育的“根” ,赋予体育以民族品性和民族精神之“魂” 。 通过解读一个民族的体育文化,可以了解该民

族的性格、气质、精神、价值观及整体的文明进化程度。 中华体育文化本质上是一种生命哲学和生活

哲学,它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从一个侧面并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继承和发扬光

大了中华文化。
第一,中华体育文化继承和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主张人与天地万

物的统一和谐。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范畴,其要义是将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之道即仁

爱之“天道”推广到天地万物,建立一个“民胞物与”的“保合太和”世界。 西方文化崇尚自由意志和

个体本位,强调对立面的排他性、对抗性。 按照这一逻辑,西方强势体育文化动辄对非西方弱势体育

文化进行排斥、打压。 与此相反,中华体育文化崇尚整体主义和社会本位,强调对立面的统一性、协
调性,主张各民族国家体育文化和平共处、共生共荣,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人类体育共同体。 作为

一种身体性文化,中华体育文化强调身体运动必须遵循自然法则即遵循人的生理和心理规律,最大

限度地追求人与环境、空间、场地、对手、观众以及自身的和谐统一。
第二,中华体育文化继承和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的开放、包容精神,主张各民

族国家体育文化平等对话、和谐共生。 “和而不同”是中华文化处理万物之间复杂关系的一种哲学理

念和生存智慧。 西方体育文化崇尚排他性竞争,这源于商业文明的竞争意识和资本对外扩张的征服

意识。 美欧的橄榄球文化就是寻求征服快感的典型。 与此大相径庭,中华体育文化强调“和而不

同” ,是对人类体育文化多样性的尊重和对各民族国家体育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 当然,有“不同” ,
就会有竞争,但竞争并非绝对的排他,而是在和谐相处的前提下公平竞争、各展风采,也就是中华武

术文化倡导的“君子之争”即“为而不争” “争而不斗” 。 这种“和而不同”的包容性竞争,为各国彰显

自身体育文化的独特价值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营造了一个全球体育文化和谐共生、交流互鉴的秩序

化平台,在这里人们欣赏和体验到的不只是竞技之美,而且有和谐之美。
第三,中华体育文化继承和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亲仁善邻” “协和万邦”的政治伦理观,

主张以“仁”与“善” ,“协”与“和”的方式化解国家之间在体育领域的矛盾、冲突。 一般说来,在国际

大赛中抑或体育外交领域,发生矛盾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问题在于,以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处理这

些矛盾、冲突? 中华体育文化主张“和为贵” “亲仁善邻” “以和邦国” ,即以仁义、友善、协调的方式化

解矛盾、冲突。 这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伦理价值观和刚柔相济、以柔克刚的文武之道。 英国哲学家罗

素也充分肯定,在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和” 是居第一位的,这对现代世界极为需要。[19] 20
世纪 70 年代著名的“乒乓外交” ,就是运用中华和文化处理国际关系的成功范例。 当然,在处理国际

体育纷争中,坚持“和为贵”并不是毫无原则的“和稀泥” 。 在涉及国家利益和国家形象等原则问题

上,不排除以针锋相对的方式反击某些国家蓄意挑起的争端。
第四,中华体育文化继承和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鼓励运动员团结协作、顽强拼搏,为国家荣誉而战。 竞技体育是力量和速度的较量,拼的是运动员挑

战极限的意志、毅力和精神。 在竞技体育中,西方体育文化崇尚个人英雄主义,注重个体的荣誉及其

自我价值的实现。 与此相反,中华体育文化崇尚集体主义,更注重体育奋斗的社会价值,始终把国家

荣誉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 因此,运动员在国际大赛中永不言败、顽强拼搏,正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

奋斗精神的生动体现和真实写照。 在中华体育文化中,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是以厚德载物的伦理精

神为支撑的。 “刚健有为”与“崇德守礼”融为一体,成为体育追求的至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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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中华体育文化是一种超越性的德性文化。 它以“和谐”为价值目标,将“竞技”与“德性” 、
“个体”与“集体” 、“健身”与“习艺”有机地统一起来,最大限度地追求个体身心和谐与社会和谐,从
而远远超越了西方资本主导、个体本位、竞争至上的体育文化,占据了人类道义的制高点。 这一文化

特质更契合体育的本质内涵与本真精神,是对西方体育文化缺陷的矫正和补益。 因此,中华体育文

化有理由成为引领人类体育文化发展的坐标。

三、新时代“体育强国”形象的自塑及其文化自觉

早在 1980 年代我国就提出了建设体育强国的目标,但对“体育强国”的理解有失偏颇,重点强调

发展竞技体育而忽视了体育事业的全面发展。 2019 年 8 月国务院颁布了《体育强国建设纲要》 ,对
实施体育强国战略进行系统规划和部署,明确了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的目标、任务和措施,内容囊括

了体育事业的所有方面。 提出到 2050 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体育强国,让体育成为中华民族

复兴的标志性事业。 2020 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又进一步将目标实现的时间提前到 2035 年。 目

前,我国正加快步伐向体育强国目标迈进。 体育强国形象的建构,将从一个侧面向世界展示当代中

国的国家形象。 然而,从国际传播学的角度考察,在当今利益和价值呈多元分化的国际环境下,这将

是一个“自塑”主体与“他塑”主体互动博弈的复杂过程。 对当下的中国而言,真正有意义的是脚踏

实地搞好体育强国建设,首先自塑好实体形象和媒介形象,从而为他塑形象打好“底色” 。 体育强国

自我形塑的文化逻辑,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知识框架下,实现中国特色体育文化民族性与世界性的

有机统一。
(一)学理反思:自塑实体形象与媒介形象何以必要

学界关于国家形象的研究有两种不同的学术视角:一是本质主义,二是建构主义。[20] 本质主义

把国家形象视为一个国家实体即本体性本质的客观状态,包括物质、制度、精神等要素在国际受众头

脑中的反映,具体表现为国际受众对该国客观实在的主观认知和评价。 本质主义强调,对国家形象

的主观认知和评价应尽可能再现国家的客观实在性。 然而,这种基于实体性认知的反映论,并不能

保证对国家形象的认知和评价一定是客观、真实的。 建构主义则强调世界的整体性和世界万物之间

的关联性即关系结构。 它认为,国家形象不是由一国单方面自我建构的,而是在国家的互动交往中

基于国家身份的相互认同与他者“互构”的。 也就是说,一国在与他国的互动交往中,通过观念和知

识的交换、互享,建构起一种彼此身份认同的国家间关系。 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形象本质上是一种

基于国家身份相互认同的关系性建构。 笔者认为,上述两种研究视角各有所长,分别从不同角度诠

释了国家形象的建构逻辑,为我们提供了多向度审视国家形象的方法论。
段鹏教授认为,与传播学中所讲的客观真实、媒介真实、主观真实相对应,一个国家的国家形象

可以呈现为三种类型,即“国家实体形象(客观真实) 、国家虚拟形象(媒介符号真实)和公众认知形

象(主观真实) ” 。[21] 在笔者看来,同一主权国家的这三种形象并不是一种剖裂关系,其中实体形象具

有内生性,是形象建构和传播的前提与基础;媒介虚拟形象具有外显性,起着连接实体形象与公众认

知形象的“桥梁”作用,对国家实体形象的客观真实再现和对公众认知形象的真实建构至关重要;而
公众认知形象作为国家形象传播的逻辑归宿具有选择性,这是因为“媒介产品的多义表达以及受众

阅读的多元模式”增加了公众认知形象的不确定性和多样性选择。[22]

需要强调的是,从国际传播的角度考察,国家形象建构与传播的过程,是一个主权国家面向国际

社会展示自我形象的过程,也是国际社会通过舆论对该国进行认知和评价的过程,前者是“自塑”形

象,而后者是“他塑”形象。 由于世界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生活习俗、发展模式和利益诉求等存在巨

大差异,因而作为软实力标识的国家形象的塑造,实际上是一个自塑主体与他塑主体互动博弈的复

杂过程。 如此一来,形成了一个有着内在逻辑关联且依次推进的“形象链” :自塑实体形象→自塑媒

介形象(编码) →他塑媒介形象(解码 / 再编码) →他塑受众认知形象(再解码) 。 从“形象链”运行的

塑形机理可以看出,在自塑主体与他塑主体的互动博弈中,我们至少在自塑实体形象和自塑媒介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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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两个环节上能够有所作为。 这种努力并非没有意义,因为它是自塑主体建构国家形象即建构国家

间相互身份认同关系的真实意愿的表达,为他塑媒介形象和公众认知形象提供了可选择的“范本”与

“参照” 。 即便他塑形象被固化为一种知识框架,通过自塑形象把自身的好故事讲好,仍可能在一定

程度上对他塑形象起到补正、纠偏甚或消除误判的作用。
目前,中国已进入体育强国建设的关键时期,体育强国的目标尚未真正实现,这意味着国际社会

他塑中国体育媒介形象的空间有待进一步开启。 因此,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真正有意义的,首先是

在自塑形象上下功夫。 一方面,脚踏实地自塑实体形象,对内做好做强中国体育,不搞“形象工程” ,
使中国体育有好故事可讲。 否则,我们永远没有底气和资格批评他塑“失真” ;另一方面,遵循国际传

播规律,客观、真实地自塑媒介形象,把中国体育好故事讲好。 从而,为国际社会他塑中国体育强国

形象打好“底色” 。 事实上,中国体育强国形象的未来出场在欧美国家多数受众看来已成定局。 2012
年伦敦奥运会前夕,英国布莱顿大学社会学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有 52%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将

在不久的将来超越英国成为体育强国,另有超过 75%的英国籍学生看好中国体育的巨大潜力和发展

前景。[14] 德国学者乔·库兰齐克也认为,在全球体育文化软实力竞争中,中国将是唯一可能与美国

抗衡的国家。[23]

(二)新时代体育强国形象自塑的文化自觉:实现中国特色体育文化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有机统一

当今中国体育强国形象的建构面临着全新的时代条件。 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与网络智能技术的

叠加效应造就了一个高度互联互通互相依存的新人类社会,推动了体育文化的全球流动与融通,使
体育文化从民族历史走向人类历史。 另一方面,随着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民日益增

长的体育健康、娱乐休闲等方面的需要与体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日益凸显。 在这一新的时代

背景下,中国体育强国形象的建构必然直面两个问题:其一,“后温饱时代”中国应建构什么样的体育

强国形象? 其二,致力于体育强国形象建构的中国应如何处理与世界的关系? 这两个问题高度关

联,实则为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即实现中国特色体育文化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有机统一。
1. 体育强国形象自塑的文化价值取向:做实并讲好中国体育以人为本的故事

一个真正的体育强国,必然是一个以人为本、满足社会人本需求的国家。 如前所述,中华体育文

化是以追求人的身心和谐与社会和谐为宗旨的真正的人本文化。 自塑体育强国形象必须高扬体育

文化的人本价值,推动中国体育战略价值重心从优先发展竞技体育向更注重体育的社会人本价值回

归,观照体育的全面协调发展,也就是从满足人民对体育的健康、教育、文化、经济、娱乐休闲等多元

价值诉求出发,从大众体育到竞技体育,从体育事业到体育产业,从体育文化到体育学术等,无一不

跻身世界前列,从而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体育文化需要和对健康生活方式的追求。 与此同时,
自塑好中国体育以人为本的媒介形象。 应根据国际受众的文化语言差异和文化接受习惯,将中国体

育以人为本的真实故事绘制成形式各异、丰富多彩的媒介文本,通过境内外媒体和国际社交平台广

泛传播,努力塑造真实可信的中国体育以人为本的媒介形象。
2. 体育强国形象自塑的文化心理基础:做实并讲好中国体育开放包容的故事

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民族国家体育文化之间的相互碰撞、渗透、融合成为不可逆转的趋

势。 于是,体育文化开放性和包容性问题,也就成了体育强国形象建设绕不开的话题。 首先,应承认

每一个民族国家体育文化的独立品格及其独特价值,特别是对弱小国家体育文化给予足够的尊重,
努力营造一种开放包容的文化生态,以中华文化的博大胸怀坚持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促进世界各国

体育文化交流互鉴、和谐共荣,即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 其

次,借助互联网强大的联通和传播功能,向世界展示“体育中国”海纳百川的媒介形象,让世界看到:
中国是一个极具文化包容性的国度,中国体育文化充满和合精神,其国粹“太极”文化就是一种追求

和谐、具有柔性魅力的文化,因此才为国际受众所青睐。
3. 体育强国形象自塑的文化使命:做实并讲好中国特色体育文化融入人类生活世界的故事

一个真正的体育强国,必须是一个能够引领人类体育生活的体育文化强国。 首先,深入挖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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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体育文化的丰富内涵及其时代价值,实现其现代转型。 中华体育文化作为一种生存智慧和生命哲

学,博大精深,自成体系。 其中所蕴含的体育生态观、体育价值观,体育伦理观、体育秩序观以及自强

不息的奋斗精神,等等,具有独特的人文价值和浓郁的民族特色。 应根据时代需要,在深入挖掘民族

体育文化内涵和时代价值的基础上,积极吸纳异质文化包括西方现代体育文化的优秀成果,促进中

华传统体育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其更具时代感、生活性和科学性。 其次,提升体育媒

介形象塑造能力及其跨文化传播能力,积极推动体育文化国际交流,让中国特色体育文化以深入浅

出、生动直观等域外受众喜闻乐见的媒介表达方式融入人类生活世界,为全人类所共享。
4. 体育强国形象自塑的文化担当:做实并讲好中国推动构建人类体育共同体的故事

一个真正的体育强国,也必须是一个对人类命运高度负责的大国。 应凝聚全球体育文化价值共

识。 在当今西方体育文化主导世界的格局下,中国应坚持不懈地以全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的体育信

仰为基础,超越意识形态差异,凝聚全球体育文化价值共识,在利益和价值认知上寻求更多契合点,
尽可能照顾彼此的合理诉求。 积极推动构建一个开放、包容、公正、有序的人类体育共同体,这是中

国应有的世界性担当。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新世界主义”观,为正确处理民族性与世界性、本
土性与全球性关系提供了一种解释框架。[24] 笔者认为,这种新世界主义体现了跨文化传播中“本土

全球化”与“全球本土化” 的双向建构,即民族性向世界性的融入,世界性向民族性的扩散和浸渗。
从新世界主义视角观照中国体育强国形象自我建构,就是要向世界讲好中国特色体育文化融入世界

文化体系为全人类所共享的故事,讲好中国举办奥运会等国际重大赛事传播中华和合思想、塑造和

平发展大国形象的故事,讲好中国积极推动构建人类体育共同体、塑造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故事。
综上所述,近代以来国际体坛的中国形象,经历了一个从“东亚病夫”到“体育大国”再向“体育

强国”迈进的历史进程,其背后隐含的文化逻辑发人深思。 近代中国的“东亚病夫”隐喻,是西方现

代性文化基于欧洲中心主义的需要而刻意建构的“他者”形象;新中国“体育大国”形象的确立得到

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这一过程,实质上是重建民族文化自信和重塑中国世界形象的过程;对于新时

代向“体育强国”目标迈进的当下中国而言,当务之急是自塑好实体形象和媒介形象,把体育强国建

设的好故事做实并讲好,从而为国际社会他塑中国体育强国形象打好“底色” 。 坚持体育强国形象自

塑的文化自觉,说到底就是要遵循体育全球化时代新世界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逻辑,实现中国特色体

育文化民族性与实践性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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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nce
 

modern
 

times,the
 

image
 

of
 

China
 

in
 

the
 

international
 

sports
 

world
 

has
 

undergone
 

an
 

ev-
olutionary

 

process
 

from
 

" sick
 

man
 

of
 

East
 

Asia"
 

to
 

" sporting
 

power"
 

and
 

then
 

to
 

" sports
 

power" ,and
 

the
 

cultural
 

logic
 

behind
 

it
 

is
 

thought-provoking. The
 

metaphor
 

of
 

the
 

" sick
 

man
 

of
 

East
 

Asia"
 

in
 

modern
 

China
 

is
 

an
 

image
 

of
 

the
 

" other"
 

deliberately
 

constructed
 

by
 

the
 

capitalized
 

culture
 

of
 

modernity
 

based
 

on
 

" West-
ern-centrism" .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China's
 

image
 

as
 

a
 

" sporting
 

power"
 

is
 

essentially
 

a
 

process
 

of
 

washing
 

away
 

the
 

shame
 

of
 

the
 

" sick
 

man
 

of
 

East
 

Asia"
 

and
 

rebuilding
 

national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The
 

emergence
 

of
 

China's
 

image
 

of
 

" sports
 

power"
 

in
 

the
 

new
 

era
 

requires
 

to
 

follow
 

the
 

logic
 

of
 

new
 

cosmopoli-
tanism

 

theory,pragmatically
 

and
 

objectively
 

shaping
 

the
 

physical
 

image
 

and
 

media
 

image
 

with
 

cultural
 

con-
sciousness

 

and
 

historical
 

initiative, writing
 

the
 

mission
 

and
 

responsibility
 

of
 

the
 

times
 

carried
 

by
 

Chinese
 

sports,and
 

realizing
 

the
 

organic
 

unity
 

of
 

the
 

national
 

nature
 

of
 

sports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world,so
 

as
 

to
 

lay
 

a
 

good
 

" background"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shape
 

the
 

image
 

of
 

China's
 

sports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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